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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至后第三个庚日为初伏，第四
庚日为中伏，立秋后第一个庚日为末
伏，总称伏日。伏日人们食欲不振，
往往比常日消瘦，俗称“苦夏”。炎炎
夏 日 ， 人 们 需 要 一 种 美 食 来 开 胃 爽
口，而凉面就是最好的选择。凉面既
能 充 饥 ， 又 可 解 暑 ， 吃 起 来 凉 爽 舒
畅，无比惬意，可谓是盛夏中的消暑
佳品。

伏日吃凉面，源于上古时的“伏
日祭祀”活动，早在魏晋时，已成习
俗。《魏氏春秋》 上载有“伏日食汤
饼”之说。《荆楚岁时记》 中也有“六
月伏日进汤饼，名为辟恶”的记述。
东汉恒帝时，有一个尚书叫崔寔，写
了 一 本 《四 民 月 令》 的 书 。 书 上 说

“五月，阴气入脏，腹中寒不能腻。先
后日至各十日，薄荷味，毋多肥浓，
距立秋毋食煮饼及水溲饼”。据考证，

“汤饼”“煮饼”“水溲饼”是最早的水
煮面食，亦即中国面条的先河。

到 了 唐 代 ， 凉 面 的 品 种 名 目 繁
多，其中槐叶冷淘是当时最著名的一
种凉面，后来又诞生了帘子棍、一窝

丝等凉面。《唐六典》 中记载：“大宫
令夏供槐叶冷淘。凡朝会燕飨，九品
以上并供其膳食。”意思是说，唐时每
年夏天举行朝会时，都会给够级别的
官员提供“冷淘”来吃。朝堂宴会如
此，民间自是仿效。据记载，诗圣杜
甫爱吃槐叶冷陶，还曾写诗赞之：“青
青 高 槐 叶 ， 采 掇 付 中 厨 。 新 面 来 近
市，汁滓宛相俱。入鼎资过熟，加餐
愁欲无。碧鲜俱照箸，香饭兼苞芦。
经齿冷于雪，劝人投此珠。”诗圣所说
的“槐叶冷陶”，是指用鲜嫩的槐叶取
汁和面，做成碧绿的面条。绿色本身
就给人清爽的感觉，再加上煮熟的面

条过水而淘，自然 “凉”气十足。吃
在嘴里比嚼雪还清凉，真是“经齿冷
于雪”的凉爽美味。况且，槐叶还有
除“霍乱烦闷，赐风痔疾”之功能，
槐叶冷陶自然成为比较有名的夏令保
健食品。

到了宋代，黄庭坚和苏轼、杜甫
一样，也爱吃“槐叶冷淘”。不过，在
做法上比杜甫讲究得多，黄庭坚爱的
是南京白面做的槐叶冷淘，浇的是襄
邑的熟猪肉。苏轼更是会吃，将其独
创的菜品命名为“翠缕冷淘”。《事林
广 记》 中 详 细 记 录 了 苏 轼 的 私 家 菜
谱：“槐蕊采新嫩者，研取自然汁，依

常 法 溲 面 ， 倍 加 揉 搦 。 然 后 薄 捏 缕
切，以急火沦汤煮之。候熟，投冷水
漉过，随意合汁浇供，味既甘美，色
亦 青 碧 。” 南 宋 林 洪 所 著 《山 家 清
供》，书中记有一则“自爱淘”食谱：

“炒葱油，用纯滴醋和糖，酱作齑，或
加以豆腐及乳饼，候面熟过水，作茵
供食，真一补药也。食，须下热面汤
一杯。”南宋时期的“自爱淘”，更像
是如今北方地区颇为流行的俗称“捞
面条”的过水臊子凉面。

在宋代，除了槐叶冷淘，人们还
以甘菊汁和面，制出了“甘菊冷淘”。
由于掺进了甘菊汁，因而面条色泽青
翠，煮熟后经过冰寒的清泉一淘，吃
起来更是凉意沁人。除了槐叶冷淘和
甘菊冷淘，在宋代还有荞麦面冷淘。
至元代，凉面的种类更丰富，据 《云
林堂饮食制度集》 中的“冷淘面法”
记载，当时已经有了用鳜鱼、鲈鱼、
虾肉等做“浇头”的凉面，风味也很
独特、鲜美。明清以后，伏日吃凉面
逐渐被更多的人所喜爱，一直延续至
今仍经久不衰。

♣ 梁永刚

伏日凉面消夏暑

♣ 阿 若

田野在歌唱人与自然

♣ 曹春雷

夏日的呢喃

长城连云端长城连云端（（国画国画）） 刘灿章刘灿章

喜欢雨，特别是夏日的雨，
我感觉夏雨是天空对大地的呢
喃。每一场夏雨，都是天地间
一场绵长的情话。

在漫长的雨季，适合静静
听雨，让干涸的心湖一点点蓄
满水，让雨落在这湖上，溅起一
圈圈愉悦的涟漪，经久不息。
每一次听雨，都将洗刷内心。

听雨，要讲究位置。高楼
之上，雨声是单调的，雨点敲
窗，噗噗，还有，打在空调外机
上，咚咚。但要坐在屋檐下，雨
声丰富多了，瓦是琴键，雨点在
上面弹奏，时而小桥流水，时而
千军万马，时而蚕吃桑叶，时而
紧锣密鼓。雨点落在檐下一汪
积水上，啪，砸起一个个透明的
水泡。一个水泡消失了，新的
水泡又形成。

檐 下 有 芭 蕉 ，是 最 好 的
了。“芭蕉得雨更欣然，终夜作
声清更妍，细声巧学蝇触纸，大
声铿若山落泉。”听雨打芭蕉，
读杨万里的诗，就会觉得，他笔
下的一场雨，穿越千百年，一直
飘落到了今天。而自己眼前的
芭蕉，也是宋代的芭蕉。

这样的雨，能听出古朴的
韵味来。

茅 棚 听 到 的 雨 ，是 别 样
的。那年，家里种西瓜，我在瓜
棚看瓜。雨来，我在棚下，棚在
雨中。万物簌簌有声。西瓜叶
被水洗过，油油的，西瓜呢，更
加幽绿。闭上眼，我就是瓜蔓，
在雨中伸展触须，或者是一个
圆滚滚的西瓜，努力丰满自
己。这时候，我不是我。或者
说，我是雨中的万物，雨中的万
物是我。

要听雨，还要去荷塘。荷
叶田田，为雨而生。每一张荷
叶，都是一张玉盘，“嘈嘈切切
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玉
盘前，雨点，是最好的乐师。雨
水落在荷叶上，成为晶莹的珍
珠，滴溜溜打转，最后滑出叶
面，咚，落在水上，溅起水花。

听荷塘落雨，一颗浮躁的
心会渐趋平静。天地有大美，
大美在自然。

在自然里，人可以更清楚
地看清自己。听雨的人，在听
雨与大地对话的同时，会与自
己的内心对话。这时候，人是
自然的人，心是自然的心。社
会属性是披在人身上的一件外
套，现在，暂时丢掉好了。“若无
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
节。”把闲事也丢掉好了。什么
也不用去想，什么也不用去做，
把一切让位于眼睛和耳朵好
了，把一切交给心去体验好了。

一个肯于坐下来听雨的
人，肯定是一个乐于为自己忙
碌的生活按暂停键的人，他会
在那时清空纷扰的内心，只为
静静地迎接雨声。雨声如禅，
他在雨声中悟取人生之道。他
还会在雨声中，拾取散落在过
去的一些值得记忆的日子，把
它们一一装订成册，然后一一
阅读，重新批注。

在一场雨中，他完成一场
对自己内心的呢喃。雨后，天
地被洗过，是新的。一颗心被
洗过，也是新的。这就是一场
夏雨的意义。

诗路放歌

♣羌 南

我的祖国

墨海千帆竞发
书林万卉同芳（书法）高玉亭

我的爱
比水晶纯洁
比雪花晶莹
比大山厚重
比大海磅礴
我爱我的母亲
我的祖国

我爱祖国
无边的草原
蜿蜒的群山
辽阔的海疆
蓝天的白鸽

我爱走过的峥嵘岁月
改革开放的硕果
无往不胜的钢铁雄师
丰收田园的笑语欢歌
我爱我的母亲
我的祖国

让爱 在时间长河中延续
在大气层里传播
从天山南北
到大河上下
从海峡两岸
到五十六个民族
形成一个共同的声音
我爱我的母亲
我的祖国

我爱我的祖国
我愿意把
青春生命热血
献给我的母亲
我们伟大的祖国

曾在报刊散读过韩少功先生的散
文，还读过他的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山
南水北》，对那些机敏字词、睿智理哲及
细腻表达，颇有印象，但直到阅读他书写
童年及乡野生活情趣的《湘水谣》，我才
体会到乡野对他成长的意义，以及他对
乡野的情深义重。

《湘水谣》既是作家对湘土湘情的颂
歌吟咏，也是其对生命、文学之根的追溯
究源。该书分为四部分：“生命的底色”，
书写作家的童年、少年及青年生活，尤其
对亲情、乡情、1977年改变命运的高考书
写，把其文学创造的生命体验和基础母体
表达得淋漓尽致；“书里书外”，书写作家
青少年和知青下乡时期的书迷生活，把其
文学创造的美好希冀与精神向往表达得
细致入微；“浮生掠影”，书写作家生命中

的感动与观察，把其文学创造的草根视
角、平民表达含蓄而饱满地作了展示；“美
丽世界”，书写作家的生活凡事、猫狗动物
及乡野美景，把其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
建设美丽新世界的赤子情怀作了精彩演
绎。《湘水谣》是韩少功先生立足湘楚大
地、以回忆笔触和抒情笔调写就的散文合
集，带有作家的亲历烙印和对青少年在美
好世界精彩生活的殷切希望。

作为以思想深邃著称的作家，韩少
功先生对生活和乡野的敏悟力令人惊
讶，其中的妙言巧语也熠熠生辉。阅读
《湘水谣》，能感受的是作家对于生活的
真挚热爱，正如他重返乡野居于村落过
着百姓生活，期待瓜熟蒂落一样，他纯净
的文字，自然抵达读者心间。这份宁静、
从容，正是《湘水谣》的魅力所在。

《湘水谣》：重返乡野的赤子情怀
♣ 龚军辉

新书架

灯下漫笔

母亲像一位“将军”一般，开始检阅她
的部队。

阅兵场不过是一块小小的菜地，一垄
一垄的庄稼，诸如蒜苗、花菜、白菜等精神
抖擞，整齐而威严地分列在田塍两边，阅兵
方阵一般地接受母亲的检阅。

“你去把姜挖出来吧。”母亲吩咐道。
她交给我一把锄头，让我充当“刽子手”的
角色。这把锄头有些年头了，至少在我很
小的时候就有了它的印象。锄把光滑，锄
口锃亮，这是母亲常年与土地对话的主要
武器，也是她耕耘自己生命的利器。两垄
姜翠绿地生长着，它们挺拔的身躯昭示着
生命力的昂扬与旺盛。当我靠近时，姜们
仿佛嗅到了一种死亡的气息。它们似乎听
到了锄头锋利的刀口切割它们生命的利落
与声响。它们紧张起来，屏住了呼吸，充满
一种仇人相见的敌意。它们恨不能分泌一
种见血封喉的毒汁，让我触之动弹不得，或
者直接丧命。

我轻轻地扬起锄头，轻轻地挖了下去，
我怕破坏了姜自然生长的完整性和艺术
性。姜苗的深绿或浅绿毫不出众，它把自
然界给予的风雨彩虹埋藏在了地下。它在
重见天日的那一刻，呈现出某种日光和月
光混合的色泽，当然还有一点粉红色的装
饰，就像婴儿的皮肤，吹弹即破。用“一青
二白”来表述姜，怕是再合适不过了。去土

的时候，姜苗簌簌抖动着，明显地虚张声势
地自卫。

尽管小心加小心，姜们还是不同程度
地受到了戕害，有的伤痕累累，有的体无完
肤，有的拦腰截断，有的断胳膊缺腿——这
当然是我不常劳动技术不到位所致，我不
是故意的，却是必然的。经常是“咔嚓”一
声，我仿佛听到了生命最后的呐喊与呼
救。汗流浃背地挖完了姜，我用菜刀将姜
苗割去，断截处汁液渗出——姜疼痛得流
出泪来，却始终咬着牙不吭。

母亲没有闲着。她在菜地东边不足一
平方米的苗圃里，精心地挑选了一些长相
好看、肢体匀称的青菜苗，用拇指与食指轻
轻捏住苗根，稍一用力往上一提，像捧住瓷
器一般小心地媷出来，归拢在田埂旁。

趁我拾掇洗涮姜的这会儿工夫，母亲
抡起锋利的锄头，开始翻土和平整土地。
我一直没有搞清楚锄头和土地的关系，相
生相克似乎不对，相扶相携似乎也不对。
为什么松软的或者坚硬的泥土会把锄头擦
得锃亮，却把人们的手或脚搞得泥污不堪
苍老龟裂，这是一种什么原理？

有点累了，我直起腰来。秋日骄阳尽
情挥洒夏日未尽的余威，满世界地涂抹，给
人一种浅浅的暖意。天空瓦蓝瓦蓝，景深
如海。我眯着眼四下张望，菜地边的一棵
橙树进入我的视野。它之所以吸引我，不

是它的苍翠，是它的金黄——树上有几个
金黄的橙子闪烁着诱惑的光芒。

妈，我渴了，有水果没？我的眼光瞟向
橙树那边。

地头的橙子不知熟了没，你去摘个尝
尝吧！

得到母亲的允许，我兴致勃勃地向橙
树走去。

在树的眼里，我肯定是狰狞的。在我
靠近时，借着风的势力，树似乎有意识地拢
了拢纷繁的枝丫，想要隐藏起那些诱人的
果实，以免使得它们过于招摇。这没有
用。我已经盯上了其中一个，尽管树已呈
现出一种警戒和对抗的敌意。

这些橙树并不高，是母亲近几年栽种
的速成品种，每年都会有收获。我伸出手，
在反复权衡比较之后，锁定了目标。橙树
摇晃着挣扎了几下，便投降了。

小刀由北至南推进，平滑均匀地掠过
橙子的防护层，轻轻上手，分开外黄里白外
粗里细的绵软外罩，核心部分白中带粉的
果肉就呈献眼前。我掰下一部分递给母
亲。母亲拣了一瓣放嘴里，刚开始皱了一
下眉头，接着脸上的沟壑舒展开来，漾出了
笑意。我也掰了一瓣放进嘴里，一股酸甜
的汁液顺喉而下，心里那个美啊。

菜们等得有些不耐烦了。我三两步
跨回菜地，左手拿起菜苗，放至土坑中间，

右手找一坨绵软湿润的泥土，贴近菜苗根
部摁下，尽量让菜苗直立起来，就算大功
告成。

母亲挑来半担粪，兑好水，浇在菜苗根
部。母亲说，现在看起来病恹恹的，浇过
后，明天早晨，他们就会活鲜鲜的。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陶渊明
觉今是而昨非，田园荒芜了，才想起辞官
归隐，老老实实回家种地。城里人说，在
心里种花，人生才不会荒芜。母亲不懂这
些，种地是她的一种生活方式，乃至于生
命所需，就像城里人上班一样。母亲侍弄
着菜地，菜地供养着母亲的餐桌，时间则
无情打包，把母亲和菜地一同料理。庄稼
一茬又一茬地生长，我不知道它们之间有
否代际传承，或者血缘关系。但母亲则是
一年又一年地侍弄它们，没有接班人，没
有帮手，从年轻到年迈，从土地之上到土
地之下，她终将和这些土地共融，成为它
们中的一分子。我不是陶渊明，不会那么
诗意地回归田园。我只是偶尔回来，陪陪
种地的母亲。我改变不了母亲的意志，母
亲亦尊重我的选择。就像现在，她知足而
惬意地挑着粪桶，在夕阳下甩下长长的身
影。那身影里有葱茏青翠的菜地，也有中
年仍惑的我。

微风吹过，菜们挥舞着双手，我听见它
们在歌唱。

知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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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下午下班前终于把手头的

所有工作干完，宋书恩松了口气，心
想，今天终于有个悠闲的晚上。下了
班到菜市场买了点青菜和馒头，回到
家，他悠闲地一边坐锅开水，一边择
菜。熬点玉米粥，炒个长豆角，家常
饭多好啊。吃完饭看点书，有心情了
再写点东西。做记者这么长时间，因
为忙于工作，文学再一次成为镜里的
烧饼，看得见却摸不着。他与老四，
也只见过两次面。他向老四诉说自
己对文学的痴迷的时候，老四给了他
很大的鼓励，说他年轻，基础好，阅
历广，肯定能写出好作品。可这么长
时间过去了，他除了写了两个半拉子
短篇小说，连一篇像样的散文都没写
出来。

忙是个充分的理由。当然也有
不忙的时候，而在不忙的时候，乃至
他翻开书本想要读书或是铺开稿纸
准备写东西的时候，脑海里想的却是
另一些事情。比如，林总今天见了他
好像不高兴，因为什么呢？于是开始
用劲回想自己做没做错事情；这次的

采访中自己说的一些话是不
是合适？自己的做法是不是
有点愤青？等等，想着这些事

情，不知不觉几个小时就过去了，一
页书也没读进去，一个字也没写出
来。他曾想，自己是江郎才尽了？还
是与文学陌生到不能融合的地步？
难道，自己心中的文学梦，就这么遥
不可及？

今天得把一个半拉子小说写完，
不能再拖了。宋书恩一边打算，一边
在想着小说中的情节。

刚把玉米糁搅到锅里，吴金春打
来电话，他在省城，要他一起吃晚

饭。宋书恩只好把火关掉，把思
绪打住，出门去见大舅哥。

在中北饭店的贵宾餐厅雅间里，
宋书恩见到了吴金春。他情绪看起
来很低落，除了司机只有他们俩。宋
书恩有点奇怪。

“大哥，你自己啊，我以为还有其
他人呢。”

“我有事跟你商量。”吴金春示意
他坐在自己身边，“厂里情况越来越
糟糕，我有点撑不住了。”

吴金春说着看了一眼司机，司机
知趣地出去了，服务员也知趣地退出
去。

“书恩，我想不到啊，两家最大的
客户说垮就垮了，三四千万打水漂
了。”吴金春叹了口气，“当初你给我
说过，这两个酒厂欠账太多，得控制
一下，我说没事，谁知道他们这么快
能破产啊。”

宋书恩马上明白过来，他当初担
心的欠账问题暴露了。一个年产值
不足一个亿的企业，不可能经受得起
外欠四五千万元的压力，而且债务还
非常集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债务都
在三四个大厂身上。这几家大厂有
一家出事，造成的损失就可能让企业
大伤元气，甚至一败涂地。

连连 载载
“当然是鬼子了！”刘明理

应着，把枪伸出去，“哎，碓碓，
给嫂子说说，我这枪咋样才能不晃
啊！”

碓碓趴到她身边，说：“你太紧张
了！整个身子都在抖。看我的！”

碓碓的枪伸出去，一个鬼子的身
影成了瞄准点，碓碓扣动扳机：

叭勾——
“瞄准点”应声倒地。
“在这边！”龟村再次改变命令。
二十多个鬼子扭脸又往山上冲。
飞机飞走了。牛羊也拴好了。

二小走过来，向高峰山要求：“叔叔，
让我去侦察侦察吧，看看鬼子死了多
少。”

高峰山皱着眉头，说：“要去，也
该我去。我是大人，又有枪！”

“大人目标大，我是村里的侦察员！
还是我去吧！”二小说着，就往外跑。

“二小，二小！”高峰山喊着，“注
意安全二小！”

“唉，放心叔叔！”二小追着枪声
从另一边爬上去。这是他的家乡，每
一棵树、每一块石头甚至每一株草他
都熟悉。

二小爬上来了。他的位置比鬼
子和民兵都高。他站在高高的山顶，

伸头往下看着。
鬼子又往上追。

“打！”藏在石头后边的碓碓一声
高喊。

七个民兵一起开枪，又有鬼子倒
下去。

他看见娘开枪了。他看见娘的
枪喷出一片火光。娘对面的鬼子是
个大个子，他站在一块石头旁，对着
娘先开了枪。娘虽然开枪晚，可娘的

子弹击中了他的头，他的手在空中抓
了两抓，扭着腰倒在地上。

魏兰英确实打倒了一个鬼子。
那个鬼子正对着她射击，子弹打在她
前边的石头上，击出的石屑溅了她一
脸。那个鬼子本来站着呢，当他被击
中的时候上跳了一下，似乎很不服气
地挥了挥手，扭着身子倒在了脚下的
石头上。

刘明理也打中了鬼子，她尖着嗓
子喊：“我打中了！我打中了！”

丹红用手枪瞄准敌人，一个鬼子
被她打中胳膊，枪掉在地上。

鬼子的炮弹打了过来，在他们身
边爆炸。

刘明理又瞄准一个鬼子，猛地扣
动扳机，没有子弹射出。她急得不
行，又扣一次，仍然没有子弹。“碓碓，
碓碓，我的枪不出子弹了！”

“撤！”碓碓一声喊。
七个人迅速撤退。
魏兰英跑了两步，忽然想起还有

一篮子地雷，扭脸又回去抢篮子。
“娘！”二小禁不住喊了一声。他

在上边看得清楚，鬼子和娘
只隔一道弯。鬼子又追得
很快，娘显然跑不过他们。
二小急得想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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